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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像个魔术

师，喜欢将一切变成

斑斓多彩，风凉了，气

爽了，天高云淡。散

文家林清玄说：“九月

是很好的月份。中秋

月圆、云淡风轻、温和

爽飒。最热的天气已

经过了，气温开始转

凉，是最美丽的秋天，

有最好的月亮。”

九月，是秋意阑

珊的时节。行走在乡

间小路上，最美的是

树上金黄的柿子，小

路边星星点点红色的

酸枣，还有已经变成

暗红色的花椒。到处

是收获的香气，到处

是人们喜悦的面容。

九月，到处传来

琅琅的读书声，一切

都是崭新的开始，一切

都充满了希望。梦想，

也终将在努力中，慢慢

地实现。我告诉孩子：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而

九月也将为你人生翻

开崭新的一页。

九月，迎来教师

节，回想人生之路上，

曾 有 那 么 多 谆 谆 教

导。我的一位大学老

师，来自美国，大学时

光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在我们毕业二十多

年后，老师已经八十多

岁了，却依然从美国飞

回中国，只为了来看看

他的学生。每每想到

这些从事着阳光下最

幸福职业的人们，就感

觉心中充满了温暖。

九月，常常有我

喜欢的中秋节。中秋

意味着和美与团圆，

亲人朋友欢聚一起，

品着月饼，和着茶香，

欢声笑语，陪伴是最

长情的告白。

林北叶说：“我要

九 月 桂 花 树 下 的 温

润，我要古街长安不

灭的灯火。我要你眼

中恰似星河的璀璨，

我要你日日陪伴着的

朝霞与共。我要你四

季平安，也要你生死

相依。”站在九月的门

槛儿里，我把祝福送

给你，让我们拥抱九

月，在平凡的日子中，

诗意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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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清瘦的身影一早就出现在

菜市场，一心要挑那种乡下农民用

竹篮挑来卖的毛薯。昨晚妹妹在母

亲跟前撒娇：“妈，我馋你做的煮薯

酒了。”母亲慈爱地望着女儿，爽快

地答应：“好，妈给你做”。

煮薯酒是一款客家特色美食。

做煮薯酒的主要原料是毛薯。毛

薯，别名参薯、紫薯、脚板薯，长条粗

壮的块状。李时珍《本草纲目》记

载：紫薯，味甘温平，补中益气。母

亲为了买到满意的毛薯，在市场来

回转了一大圈。她选毛薯的标准很

严，一是必须保证毛薯在挖掘出土

时没有因损坏而腐烂变质；二是要

选本地农民种植的紫薯，本地人叫

红骨薯，做出来的薯酒最好，黏糯性

较强，还有温补的功效。

将选购回来的紫薯拿回家，母

亲穿上围裙、袖套，动手做煮薯酒的

准备工作——将毛薯去皮、磨浆。

去皮后的毛薯晾半个小时去除水分

之后，母亲拿出一个带牙纹的陶制

钵碗开始刷薯。她用左手按住钵碗

的碗沿，右手拿着预留的薯蒂，用力

在钵碗上一上一下反复磨搓毛薯，一

截毛薯在母亲手中很快形成糊状的

薯泥。待全部毛薯刷完，母亲换了一

个大脸盆装薯泥，又掺合进适量的米

粉，用水拌匀至干湿适中的薯浆糊。

“烙薯饼了。”准备好的薯浆

糊，被母亲一小勺一小勺均匀地挖

送锅中，再用锅铲拍压成饼状。等

一面烙熟再翻面，烙另一面,薯饼两

面成金黄色时，母亲再拿一个盆盛

起来待用。

到了煮薯酒的环节。在锅中倒

入适量米酒、冰糖、水，煮开后再把

薯饼也倒入其中一起煮十分钟，米

酒的酒力和冰糖的甜很快浸透到薯

饼，薯饼变得软了糯了甜了香了，可

口的薯酒就做好了。当一大盆的煮

薯酒出了锅端上桌，一块块金黄色

的薯饼在乳白的米浆之间浮浮沉

沉，犹如一支支含羞带怯盛开的黄

菊。妹妹开心极了：“一定很好吃，

妈快给我来一碗。”一大家子人围坐

在一起，一边谈天说地，一边品尝味

美鲜甜的煮薯酒，其乐融融,空气中

弥漫着薯酒的浓香经久不散。

亲情家事

□□ 赖加福

薯酒香里亲情长

“秋老虎”带来的热气，蒸得人

骨软筋酥。我自取了两箱矿泉水，

堆在小区门卫处的水泥阶前，想着

明日再搬回住处。

次日黄昏，我踱至门卫处，却见

那两箱水已遭了“劫”。箱壳被撕

裂，内里空落落的仅余三两瓶伶仃

立着。一股火气直冲脑门，这贼竟

连水也偷！我疑为是哪家顽童作

祟，便决意去查个分明。

监控录像里，真相浮出，却与我

所想大相径庭。约莫是正午光景，

几个黝黑汉子逡巡而至，衣着沾满

尘灰，可能是附近工地的工人。他

们先是对着那两箱水指指戳戳，继

而交头接耳，脸上竟浮出欢喜颜

色。其中一个胆大的，伸手便撕开

了胶带，取出几瓶来分与众人。余

者见状，亦纷纷上前，拧开瓶盖便仰

头痛饮。不多时，两箱水已去了大

半。他们抹着嘴，谈笑自若地去了，

浑似做了一件极平常的事。

原来如此！我想他们大概认为

是老板体恤送来的“福利”。我胸中

的怒火熄了大半，转念思之，这些工

人终日与砖石水泥为伍，曝晒于骄

阳之下，老板偶发“善心”买些水喝，

也是情理之中。我的水放在这显眼

处，箱型、位置皆与往日相仿，无怪

乎他们误认。这倒叫我发作不得

——向一群渴极了的人讨还几瓶

水，未免显得我小气。

于是我那怒火竟自退潮了，反

而渗出一点奇异的温软。想他们仰

颈酣饮之时，清水滑过燥热的喉咙，

暂解了劳作的煎熬，未尝不是一桩

小小的功德。我的损失，倒成就了

他人的片刻舒坦。这世上许多事，

原无所谓绝对的黑白，只看你立在

哪一块砖上。我之愤怒，起于“我

的”之物被夺；而他们的欢喜，却源

于意外得了解渴的甘霖。

而那几瓶劫余之水，我任它们

留在原处，或待有缘人罢。这世间

账目，未必皆须算清，有时糊涂一

笔，反见得人心尺寸。这水的“官

司”，到底敌不过燥热里一点微末的

慈悲。水已入人腹化作汗，洒在城

市的砖缝里，再也收不回来了——

收不回来的，也好。

□□ 亦远山

一场误会，几分清凉

三临南丰，时光似

在盱江水面投下了三枚

石子，千年古邑的厚重，才子

墨香的悠远，贡品甘醇的馥

郁，随涟漪漫过时光堤岸，也

漫过了我的心间。

故乡的云
（五言律诗）

揉轻随薄雾，

凝重寄蓝天。

秀水迎棉白，

崇山揽素鲜。

秋丰观古畔，

夏盛瞰乡田。

旧意欢游子，

新情乐老年。

分别处

（七言律诗）

古城苏醒赴春荣，

三月东风绕树鸣。

青畔香车留倩影，

浅矶紫燕唱歌声。

前番握手欢言处，

只见今时草漫生。

无数云烟无数忆，

许多牵挂许多情。

■■ 陈光德

鸟巢
（外二首）

■■ 桂少云

每次仰视时，就心生敬畏

喜鹊与斑鸠等鸟类

比我勤快

看那三个树杈上

悄悄搭起的窝就独自惭愧

鸟靠翅膀在天空行走

尖喙就是它们的手

不停地把地上的枯枝

搬运到树上去

一根、二根、无数根

被风吹掉了，让雨打落了

再叼上去，直到建成一个

坚固的家

让儿女们破壳而出

当我懒惰时

我就注目一番

那鸟巢就成了善意的提醒

一次次敲打我

该怎样支配零碎的光阴

打开一本书

夕阳西下

万物尾随蝴蝶

收拢起翅膀

此时，书房外的暮色

又暗了三分

一盏灯，宛如一扇门

阻挡住汹涌而来的黑

轻轻打开一本书

文字，宛若萤火虫

擦亮寂寞

让我有幸看到

陌生的世界

隐藏在双手之间

等待一颗心

像逆游的一尾小鱼儿

去见识一下大海的辽阔

雁南飞

叼一缕晚霞南飞

夕阳站在峰顶

举一弯明月为杯

为雁阵深秋的迁徙饯行

此时，每一条江河

都化作蓝绸带

迎风而舞

每一座叠翠的青山

都高扬手臂

欢送这

双翅剪落暮色的鸟群

“江西是个好地方，南丰桔子甜

又香。”三次南丰之行，一直想解开这

香甜里藏了的千年密码。立于南丰

古城的迎盱门下，砖缝的青苔缀着晨

露，手抚“嘉靖三十七年造”刻痕时，

陪同的小危笑着说:“你的手抚过了

三个朝代。”

三临南丰，时光似在盱江水面

投下了三枚石子，千年古邑的厚重，

才子墨香的悠远，贡品甘醇的馥郁，

随涟漪漫过时光堤岸，也漫过了我的

心间。

一叠古邑:
城墙古镇 岁月留痕

南丰的清晨总被城墙唤醒。第

一缕阳光轻抚城楼西门时，晨练的市

民已踩在了青石板上。南丰的古城

墙，是江西现存较完好的县级城墙，

周长六里三分的轮廓，如一方巨大的

古印，在这里盖了千年。如今，绕城

而过的盱江流成玉带，引游人漫步城

墙观景。

沿城墙拐进老街，一堵夯土墙蓦

然出现，裸露的黄土里混着碎陶片，

是宋代“土城”的遗迹。墙边摆着竹

编箩筐，卖桔子的妇女用南丰话吆喝

着，她头巾的靛蓝色，与墙上唐代彩

绘残片色调相衬，千年光阴在此悄然

流转，新痕旧迹早成彼此肌理，恰如

城墙褶皱里的共生。

小危提及城西洽湾船形古镇，那

儿“城是陆上船，船是水中城”。登高

俯瞰，古镇如泊在盱江湾的乌篷船，

青石板路蜿蜒三里，把两岸的骑楼

串成了船舷。传说船边码头是当年

曾巩赶考登船处，“洽湾至南城，铜

钱三枚”的字迹，印证着这里的历

史，青石板被纤绳磨出深沟，傍晚的

斜阳照着，既像岁月刻痕，又似系上

了金腰带。

古镇书味氤氲，特聘的村主任

黄平进是位画家，创办了洽湾书画

院，在古镇布点，挖掘古镇底蕴，推

介秀美风光，邀约书画家写生创作，

已办 20余场，聚者数千，墨宝留住了

古镇魂。

古镇深处有汪月牙池，池边老樟

树要三人合抱。走在充满古味的步

道上，右手便是盱江支流漯溪，村民

们在江边迈着方步哼着歌，江面映着

骑楼的倒影，像是把古镇装进了蜜桔

的清甜里。有位大哥拉我手:“夜来

看灯火，运气好能遇上傩舞！”

二叠才子:
墨香傩舞 精神密码

四十余年前建的曾巩纪念馆，如

今扩为文化园，南丰人总以“唐宋八

大家有一在兹”而自豪。园内的银杏

众多，穿过“唐宋八大家”的牌坊时，

落叶擦过青石板，声响如笔尖划过宣

纸，当地人称这里为“墨香谷”，仿佛

“深吸一口气，都能尝到文味”。

文化园里的读书岩是一处奇景，

天然石窟形成书屋，石桌石凳上仿佛

还留着曾巩苦读的温度，旁边的墨池

是清洗笔砚处，“墨池”两字为朱熹所

题。小危指向石窟顶的石缝，“月光

漏下，正好照亮了案头《论语》”。文

化园免费开放，常引游人驻足。

纪念馆有曾巩手书的《局事帖》

副本，笔锋里透着南丰人的韧劲。讲

解员说，“先生七考方中进士，从未懈

怠，恰如南丰桔树，头三年不结果，第

四年总会挂满枝头”。这话在石邮村

得到了证实，村里的傩舞传承人罗老

汉竟能背出曾巩的《墨池记》，他执着

面具说：“学跳傩先要学诗文，身子要

正，笔杆子更要正”。

石邮村的傩神庙藏在竹林中，香

灰积了厚厚一层，当面具在烛光下闪

动，戴面具的舞者忽然踏响舞步，桃

木剑劈出的风声里，仿佛传来远古的

回响。村里人介绍说，傩舞从商周至

今，“戴上面具是神，摘下面具是

人”。“傩公傩母”面具由十几道工序

制成，面具上漆的光泽里能看见厚重

的包浆，千年不褪色。

傍晚的傩舞表演让人激动又沉

醉，“小鬼”翻着筋斗，“钟馗”的朱红

面具在火把下忽明忽暗，村民们举着

松枝围成圆圈，吟唱的古调混作盱江

的涛声。最险的是“猢狲悬梁”，艺人

仿悟空在杆上翻滚倒立，惊险刺激，

常引观众惊呼。

火光傩舞中，我似乎读懂了南

丰人的精神密码，一半写在曾巩文

章里，一半藏在傩舞舞步中，悠然且

厚重。

三叠贡品:
蜜桔甲鱼 共谱富曲

来到蜜桔湖，这里是南丰蜜桔的

核心产地。管理处负责人感慨，过去

交通不便，桔子常烂在湖中坡上。高

铁开通后，橘子源源不断走出南丰，

畅销全国，远销世界，老百姓尝到了

甜透心的幸福。是呵，桔子走出南

丰，“南丰桔子甜又香”唱得更响了。

到了秋天，贡桔苑的桔树仿若金

色海洋，枝头的桔子被阳光晒得透

亮，摘一个剥开，汁液溅在手上，连风

都会染上甜意。小危翻开县志，贡桔

清单赫然在目：每岁霜降时，选果千

颗，颗重一两二钱，金箔裹之，驿马驰

送京师。

登船游蜜桔湖，两岸桔林铺向

天边，映黄了湖水映黄了天。相传

南宋末年，元军围城，守城军民靠桔

树充饥，战后新苗结出的桔子竟然

格外香甜。南丰与蜜桔，早已互为

印记。

船过湖心岛时，惊起一群白鹭，

翅尖掠过水面，搅碎了满湖的桔影，

似将千年甘甜酿成层层涟漪。没想

到，南丰的湖水里竟藏着另一重惊

喜，村民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大力发

展养殖业，如今，甲鱼的收入已远远

超过桔子了。

去年，南丰蜜桔产量达到 30万
吨，年销售 20 亿元，年上市老甲鱼

5000吨，年产蛋量更是达到5.1亿枚，

龟鳖综合产值达 40亿元。蜜桔与甲

鱼，成为南丰农业经济起飞的双翼。

在甲鱼场，只见千只甲鱼趴在晒

背台上，青灰色的背甲沾着露水，像

散落在池埂的古钱。养殖户老肖捞

起一只甲鱼说：“背甲要像老窑瓷的

冰裂纹，才是上等品。甲鱼是水下活

宝，蜜桔养人，甲鱼富村”。老肖爽朗

的笑声，满是丰收的喜悦。

是夜，窗外的盱江正落晚霞，桔

林与鱼塘在暮色里连成一片。望着

窗外静静的湖水，感受着融合傩舞，

曾巩故里等文旅资源打造的“桔文化

节”“鳖文化节”，不亦乐乎。我忽而

悟得南丰人的智慧：大地的馈赠从来

不是单选题，蜜桔和甲鱼在时光里相

哺，酿出了岁月的甘醇。

离开南丰前，我再上古城墙，望

着盱江沉思不语。江水流了数千年，

把古城、才子、贡品都写成了诗。披

着微风远望，似闻千年前船歌，似嗅

秋日菊香，那声那香，顺着江水流向

远方，诉说着南丰的过往和未来。

海南的日头，自有它不容分说的

权威。海边石径被晒得发白，空气粘

稠滞重，蝉鸣也失了劲头，只余下断

续的、被热气蒸得发蔫的余音。我拖

着脚步，只觉肺腑里也蒸腾着无声的

躁意。正觉无处可逃时，街角树荫

下，却撞见了一方小小的清凉洞天。

一辆简单的推车，玻璃罩里盛放

着斑斓的“宝藏”：深红的豆沙、青翠

的绿豆、圆润的薏米、剔透的通心粉、

憨态的芋头圆子、鲜润的西瓜丁、墨

玉般的凉粉块，还有金黄的花生碎

……摊主是一位皮肤黝黑的老者，

臂膀筋肉微隆，浸着汗水。见我停

下，他咧嘴一笑，露出整齐白牙，娴

熟地操持起来，长柄勺如鱼入水，舀

起雪白的椰浆倒入碗中，旋即手腕翻

飞，各色配料纷纷扬扬地落进那乳白

的清凉湖泊里，动作带着劳作赋予的

韵律。

当碗递到我手上，冰凉瞬间由指

尖直透心脾。细密的水珠迅速爬满

了碗壁，颗颗分明，仿佛这碗亦在酷

热里畅快地呼吸。阳光穿过树隙，落

在碗中，顿时搅动起一片璀璨的琉璃

海，红豆如朱砂沉底，西瓜丁鲜红欲

燃，青绿的凉粉块浮漾，花生碎的金

屑在椰浆表面闪烁不定。

急急舀起一勺送入口中，冰凉的

椰浆裹挟着万物，顷刻间便在唇齿间

开启了盛宴，绿豆粉沙细腻，芋圆弹

韧中透出质朴的甜糯，通心粉滑溜

地溜过舌面，西瓜丁的汁水猛地迸

裂开来，再嚼到花生碎，便是另一重

香脆的惊喜。甜味是恰到好处的清

冽，椰香醇厚却无丝毫腻滞。这凉意

仿佛携着海风，从舌尖一路奔涌而

下，竟神奇地压熄了体内那团无声灼

烧的火焰。

老者看我吃得急切，眼睛弯成了

月牙：“这碗里装的，是老天爷逼出来

的灵光哩！”他粗糙的手指划过那些

瓶罐，“豆子米粮垫肚，瓜果生津解

渴，椰水最是清甜败火。老祖宗传下

来的方子，专治‘馋’与‘躁’。”

旁边矮桌围坐着几位本地老者，

每人面前一碗清补凉。他们并不急

饮，只用小勺慢悠悠地搅动着，一边

品啜，一边闲话着家长里短。海风拂

过，送来只言片语，也拂动着他们被

汗水浸透的衣衫。那脸上舒展的闲

适，仿佛炎热不过是碗边滑落的一滴

椰浆，于他们心头已激不起半点焦灼

的涟漪。

一碗见底，方才的燥渴早已悄然

遁形。宋代的李重元有诗句“沉李浮

瓜冰雪凉”，眼前这碗市井智慧所凝

结的清凉，竟巧妙得如同一种直指人

心的劝慰。原来人间酷烈，未必非要

硬碰硬地抗衡。清补凉深谙此道，它

不驱赶炎热，而是以包容万象的甘甜

冷意，悄然化解了暑气围困的城池。

这街边小摊上的一碗，盛着岛屿居民

世代默识的生存智慧，在无可躲避的

灼热里，懂得调配、容纳、调和，在微

末处为自己酝酿一小片甜美的荫凉，

让日子在冰与甜的交叠中，得以平心

静气地继续流淌。

这寻常滋味里，藏着一个从容的

谜底，酷热如沸的人生路上，有时清

凉的智慧，不过就是容许万物在碗中

共存。

□□ 朱明坤

椰风海韵一碗凉

一碗解暑的椰子水清补凉一碗解暑的椰子水清补凉。。 蒙海龙蒙海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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